
【【艺艺 苑苑】】A4 2022年10月30日 星期日 本版编辑：彭 潍 E-mail：rgrbfk@163.com QQ群：193593770

地址：如皋市惠政东路188号 邮编：226500 电话：全媒体采编部 87658897 政务服务部 87658336 如皋市金鼎印刷有限公司 87515115

邓石如是清中期以来很有影响的
一位书法大家、金石名家。他年轻时，曾
于南京梅家苦练书法，后又走遍各地名
胜，临帖学碑，形成自己书法的基本特
色：“全”——“篆隶真行草”各体皆备，
且各有特色。日后，他于北京走访书法
名家，刘文清、陆锡熊等名家见过他的
书法作品，惊叹为：千数百年无此作矣。

邓石如尤擅篆书，他晚年遇到书坛
晚辈包世臣，传其技艺，提出篆书：疏处
可使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
黑，奇趣乃出，强调篆书的写法疏密发
挥到极致，才是得当，黑白的艺术效果
才会尽现。在此理论上，邓氏开创新体
——“邓派”篆书。邓石如在清朝也赢得

“四体皆精，国朝第一”的美名。

忆念方去疾先生（下）

□□茅子良

人生在世，讲缘分。我有幸获得过
方先生签名赠书二种，即其代表作《明
清篆刻流派印谱》《方去疾篆唐诗》；还
有治印三方，书作三件。

其中，一方姓名印，一方读书印；
另一方长方朱文印“上海古籍书店重
印”，竟是意外获得：1979年，那时我
在市出版局团委工作，偶遇古籍书店
陆国强兄，他关照为该店资料室刻方
藏书印。所提供的石章，上有印文八字
连带边款“一九六〇年五月”，我一看，
方先生治印味道，无疑！我说磨去刻面
太痛惜，愿用另一石章替代，陆兄征得
书店领导人、原出版学校的陈荡老师
准许，遂成就了美事。此前1966年冬，
我刻了一方长条朱文印“茅子良集”，
后来请方先生教正，他看了鼓励有加，
特地补刻边款：“此六六年子良同志自
制收集有关鲁迅资料印记，去疾记，一
九七四年夏。”他对我班同学后来专攻
书或画，认为工作需要不同，很自然
的。一次问及刘姓女生还刻印否，刘
说：“还给先生了。”方先生很幽默：“我
没收到啊！”

方先生2001年10月2日辞世，翌
年朵云轩精拓其原石辑成《去疾治印》
（方介堪1947年题签）线装本，承方
箴、董勇贤伉俪赠送一部。既纪念方先
生诞辰八十周年，更体现了作者生前
作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篆刻艺
术委员会主任委员、西泠印社副社长、
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书法家协
会副主席的作品风格和艺术风采。

方先生平时应同事之请，在家兴
之所至，即挥毫书写字幅赠与。我有他

草书“满园春色”四字尺幅，方体篆书
“如愿”两字大幅，再一幅即简体字、颇
具功底的楷书“录刘向语”尺幅。这件
语录书件不大，放在书房玻璃镜框内，
我用作座右铭，时读时新：“少而好学
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
而好学如炳烛之明。录刘向语，去疾。”
下钤“去疾”（朱）。进入老年的我，看到
方先生这幅字，常会扪心自问：做到了
吗？

方先生还有一段文字，时常在我
脑海浮现：“我们伟大的祖国有着悠久
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数量众多的文物
资料，许多至今还未能及时整理。但十
多年来日本等国出版数量惊人，大量
在国外出版，实在叫人痛心。作为一个
中国传统艺术爱好者、研究者，同时又
是一个出版工作者，深感责任重大，必
须急起直追，多搞一些有质量出版物，
为国争光。”方先生爱岗敬业，立足本
职，争创一流。他鉴定印章书画，辨伪
识真，及时审定抢救了明清大家程朴、
黄仲则、邓石如、吴让之等原石十多方
珍品；以及在报废物品中作仔细复核
查证，抢救出汪士慎猫轴、邓石如篆书
轴、齐白石虾轴、黄宾虹山水轴等多
件，贡献不少。晚年主编国家重点出版
项目《中国美术全集》第60卷《玺印篆
刻》，因已患病，脊椎骨肥大压迫中枢
神经而双手麻木，但在助手协助下，该
卷终于在1989年得以编辑刊行。当听
到台湾锦绣文化企业与大陆有关出版
社，联合出版了台湾版《中国美术全
集》并印行6000套时，他很高兴，说：
海峡两岸同胞，同根同宗同文，毕竟一

家人啊。
长期以来，我深受方先生等老师

们的教益。如1977年开始，学林、教育
等出版社编辑约我业余写点普及性的
怎样刻印、如何欣赏一类小文，方先生
鼓励我多写写，并身体力行，替我的初
稿一字一句认真修改。这影响我逐步
养成了工作中不敢马虎、尽力为之的
习惯，以及练笔写作的兴趣。2008年
我办了退休手续，仍应邀审读书稿。
2019年应已故作者家属和书画社委
托，为《近代印人传》大量查证史实、校
核文献以出版增订本，历数年终于在
今年上海疫情封控期间，得以完成而
如释重负。

谨以本文并此份审订“作业”，纪
念老师方去疾先生百年诞辰。

附记
据《申报》当年广告，1935年4月

18日，方节庵在上海设立的宣和印社
正式开幕，以发行印谱、书画图册，出
售印材、篆刻用具为主，并数年研制印
泥已近公开销售。1936年元旦，以“节
庵印泥”为名，推出褚礼堂、王福庵、于
右任、黄宾虹、王一亭、张大千、赵叔
孺、马公愚同订的营销广告文字。

近年审读书画社2020年版《上海
千年书法图史·篆刻卷》，在第726页，
意外获知《永嘉谢磊明篆隶铁笔润格》
之文字并书影，其地点、时间很明确，

“收件处 上海三马路七百另(零)一号
宣和印社及各大笺扇庄 民国二十二
年二月订”。

由此可见，宣和印社1933年2月
应已试行；而“节庵印泥”印章的篆刻

创作，也于9、10月间由方介堪开始镌
制，值得一记。谢磊明即谢光（1884-
1963），喜收藏，方节庵、方去疾兄弟两
人后来的岳父。

2022年7月20日
（本文转自《文汇报·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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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石如（1743—1805），安徽怀宁人。初名琰，字顽伯，号完白山人、
笈游道人等。他很小时，追随其父读书，后因家贫辍学，一度和村里伙伴
砍取樵木去市场贩卖。他秉承家学，在其祖父、父亲的影响下，痴迷于书
法、金石、诗文。17岁时，他作篆书《雪浪斋铭并序》，名震一时。约在20
岁时，他成为一名童子师，21岁丧妻，便远游学艺。

乾隆三十九年，32岁的邓石如，其印书受到友人赏识，被举荐到梅
谬（举人）家中学习。梅氏为望族，家藏甚富，藏有许多金石善本。前后约
8年，邓石如于梅家，大开眼界，遍览碑刻，临摹古字，书艺大进，形成自
己的书法特色。后经梅谬等人引荐，他又得以结识名宦曹文埴。乾隆皇
帝八十大寿，曹文埴邀邓石如一起入京祝寿。邓石如不失文人风范，独
自前往。在京期间，他的书作得到刘文清等书法名家赏识，名噪一时。

晚年，他常去江浙各地游玩，63岁卒于家中。

邓石如的书法
□余革

完白山人画像 邓石如登岱图

包宏龙，笔名高露，如
皋长江人，1964 年 6 月出
生，1983 年 10 月入伍，先
后4次荣立三等功；1997年
转业；现在南通市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工作；
2020年被南通市评为“最美
退役军人”；南通市作家协
会会员。

寻
梦乡

愁

19岁参军入伍，告别生我养我
的衣胞之地如皋长江边一个不起眼
的小村——朝东圩。一晃，离开家
乡已经有三十多年了。然而，家乡
很多的人物和事情，却始终让我魂
系梦绕，犹在眼前……

我生于1964年阴历六月。妈妈
告诉我，那年天气特别热，好多人担
心我能不能熬过这个夏天。于是，南
家送来芭蕉扇，北家送来绿豆汤
……在全村老少爷们的关心帮助
下，我总算熬过了这一夏。为此，打
小我就对乡亲们怀有感激之情。

儿时，我就沉浸在这样的亲情
中。那时候，我家兄弟姊妹多，常
常吃不饱肚，捧着粥碗能够照见自
己的脸。我一位远房大大家日子比
我们家好过些。有一次，大妈拎来
三四斤大米，对我妈妈说，借你们
家大米好多年了，一直没有还，现
在有了就还给你们。我妈妈听了这
话，一时愣住了，说：不记得你们
家借过我家大米呀！大妈说，不记
得就不记得了呗，反正我现在家里
有米了，就大家分分呗……这事
儿，困扰了我妈好几年。

我十分淘气，有很多玩伴。当
中有一个比我们大两三岁叫“福建”
的，被我们推选为“司令”。由于我
遇事喜欢动脑筋、想办法，于是被选
为“参谋长”。我们“队伍”里是清
一色的“爷们”。一次，有位堂妹想
加入我们的“组织”一起玩，就一路
尾随我们。身为“参谋长”的我，拒
绝了她，并拦着不让她继续跟着我
们。在推推搡搡中，也不知道是谁先
动的手，我俩就打了起来。说是打，
其实也不过就是推推搡搡、拉拉扯扯
的力度大了些。不经意间，堂妹的衣
服被我扯破了一尺多长的缝。这下可
坏了，堂妹当场哭哭啼啼地回家告状
去。我估摸着，自己回家肯定要挨一
顿暴揍，就一直等到天黑了才回家。
我到家后，竟然看到父母没有任何反
应，感到十分奇怪。原来堂妹回家缠
着家里人要向我父母告状，是她爸爸
妈妈不让这么干。

每天放学回来，我们作业倒没有

多少，但是得割猪草、铲羊草、拾柴
草。一次，割满一筐猪草，我就和几个
小伙伴一起下河洗澡。由于当时我还
不会游泳，看着比自己大一些的孩子
游泳很羡慕，就学着游，一不小心滑
到了水深处，脚踩不到河底就往下
沉。一位大孩子发现我双手乱舞，脑
袋忽隐忽现，嘴巴正在呛水，立即游
过来把我拖到了岸边……

1983年 10月，我被选上去参
军。临别前，乡亲们争先恐后请我
吃饭。一时间，我几乎不知道自己
是谁了。可是，从接到通知到实际
出发，也就几天时间。不少乡亲来
不及请我吃饭，就像电影里老区人
民见到子弟兵一样，提些花生、鸡
蛋之类的东西给我。甚至，还有一
些乡亲在为我送行时，悄悄地往我
兜里塞钱。后来得知，邻居大嫂一
时手上没有钱，特地找人借了5块
钱塞给我。要知道，那时候，5块钱
可是个不小的数目呢。于是，我找

了个机会，托人将这钱还给了她，
并带话：心意领了，钱不收！

乡情就是自酿的酒，只有自己
才能够品味到它独特的滋味。在我
家乡，还有一种味道，让我至今印
象深刻——那就是家乡泥土的芬
芳，我敢说，很多人并没有真正体
味过泥土的芬芳，而我，却是实实
在在体味过。记得在我十多岁的时
候吧，一次我带着大竹筐等工具，
到刚刚耕耘过的稻田里打稻草根
（可作燃料烧饭）。半天下来，终于
将大竹筐装满了。可是，此时此
刻，我已然是累得筋疲力尽，胳膊
也抬不起来了。干脆，我就躺在地
上休息。由于太阳直射在脸上特别
难受，我就翻过身趴在地上休息。
没有想到，此时一股泥土被暴晒后
散发出的特有芬芳袅袅进入我的鼻
孔，啊呀，真的让人醉心。我深
吸、深吸、再深吸，仔细品味着有
生以来第一次嗅到的特有芬芳，可

谓沁人心脾……不知不觉，我竟然
睡着了，直到家里人找过来，我才
被摇醒。

家乡的人、家乡的事、家乡的情，
对我来说太多太多了，一桩桩、一条
条、一件件都铭刻在心，从未忘记。因
此，每次回到家乡，我都会站在村外
凝视一会儿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我
忘不了已经流淌在我血液里的家乡
人、家乡事、家乡情。

家乡人·家乡事·家乡情
□包宏龙

作者（站者）与方先生


